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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16

Academic Writings



Introduct ion

There are numerous academic writings by H.H. Dorje Chang Buddha III Wan Ko Yeshe Norbu Holiest Tathagata. However, many of them are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m and are therefore similar to discourses of His Holiness specifically on the Buddha-dharma. Thus, we have placed the written

discourses of H.H. Dorje Chang Buddha III that analyze Buddha-dharma principles into the category “Supreme and Profound Buddha-Dharma that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Millions of Eons.” In this category we have selected only some of His Holiness’s academic writings regarding art, ment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levation so that everyone will learn from them and be benefited by them.       

(This text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text that follows.)

簡 介

三世多杰羌佛雲高益西諾布頂聖如來學術論文頗多，但由於很多都屬於佛教之哲理，易與佛法專題相似，故我們將三

世多杰羌佛剖析佛法道理的文論開示歸入『百千萬劫難遭遇無上甚深佛法類』的法音中，此處只選取以藝術修養、心理發

展、道德提升等為主題的部分論文，以資大家學習、受用。

（此文的英文翻譯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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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16 Academic Writings

繼承傳統　深化廣益

目前中國畫這一特殊的畫種已經打破了長期形成的封閉僵滯的局
面，進入了交流混雜的異形發展時期。或衰亡，或向更高層次發展，
中國畫就面臨著這樣嚴峻的十字路口。
這是一件令我們每一個中國畫作者深長思之的大事，必須作出正

確的抉擇，堅持正確的方向，以求在這藝術發展的特殊時期，將中國
畫推向一個新高峰。
我認為，目前的中國畫由於受到混亂的“多元化”和“異形個性”

的沖擊，其衰亡的趨勢已出現。所亡者，亡其特殊的傳統精神（理）
和精湛的傳統技藝（法）。目前揹著創新包袱的畫家們，特別是部分中
青年畫家，為了追求藝術效果，表現其“個性”，便排除了傳統的筆墨
和技法，利用各種工具故意雕琢，雖有所創新，卻使畫面失去了中國
畫的特徵，失去了東方藝術的內涵美。近幾年，很多展廳和報刊上出
現的中國畫，實際上是在宣紙上作的噴漆畫、油畫、水彩畫，如果不
標題就不知道是甚麼畫了。這就是脫離了傳統造成的危機。用中國毛
筆中國墨，在中國的宣紙上畫西方畫，不能稱中國畫，只能說是西方
畫的“創新”。
中國畫流派甚多。宮廷派、民間派、阮體畫、文人畫、壁畫，以

及各民族的畫派，五花八門，萬象紛呈。但它們大多主線條，重墨
骨，以筆墨鑄冶物象，渲導氣韻，驅遣情意。線條的書意美，與水墨
的墨像美，決定了國畫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
藝術的發展是要創新要變革的。凡事有常有變。常為承之本，變

為革之道；常從非常來，變從有常生。但承易而革難。易者常被人輕
視或忽視，以致被人拋棄，大多集中全力於變革。變革並非一味模仿
西畫和異道藝術，還必須十分重視常與變在國畫藝術上的繼承和革新
的辯證關係。國畫藝術的真正創新並非不重視“常”，而且是對傳統有
所真正繼承，才能對吸收外來文化和異味藝術有正確的法度，才能使
國畫藝術有所突破和發展。如漢唐時代的國畫藝術家，他們都具有堅
實的基礎，對西域文化、佛教藝術進行藉鑒，使我們的民族藝術突飛
猛進。明清以來，藝術家對西洋繪畫的技藝研究和吸收，不也更進一
步發展了我們的民族藝術嗎？藝術家們十分懂得善守與善變的道理，
而並非丟掉傳統去純求創新。
要創新必須有所繼承。那麼繼承甚麼呢？不可只求宋、元、明、

清的文人畫傳統，還要研究宋代以前那種雄奇壯觀的大氣流韻的法
度，研究多層次的網絡結構。對傳統的認識應擴大視野，不能局限某
個流派，某幾個名家裏手，要在多元化、多層次、多異象中提高認識
中國畫的特點。為了使傳統藝術發揚光大，要正確認識東西方藝術的
互相影響。無論是西方人文主義或東方傳統專制主義，無論多元化社
會或一元化社會，以及新舊道德觀念的變異，都要以正確的態度去吸
收有益的東西，保持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的基因，發展民族藝術。大凡
一個成功的大師，都是師古筆墨並師造化，融匯新意，自成一體的。
他們的藝術是獨特的中華民族的藝術。吳作人先生說：“中國歷代的
藝術為甚麼在世界上受到人家的尊敬和讚揚，就是中國藝術有它的獨

創性。”如果我們自己把這點寶貴的東西丟掉了，一味去模仿人家
的，亦步亦趨，便會始終落在別人後面。要使中國畫成為世界性的、
國際性的藝術，首先必須具有民族性。要保持中國畫的傳統精神和傳
統技藝以及有關創作上的散點透視，筆、墨、線、韻、氣、空間、金
石、書卷等方面的特點，而又融匯西方及多元異道藝術之精華，才能
逐步深化自己的藝術，奔向藝術高峰。
一言以蔽之：繼承傳統的目的，是追求無我的高層次境界，將空

與色的韻律藝術推向高峰。

不觸諸法 毫端無我

“無我”是閱歷、學識和技藝融鑄到一定程度而自然出現的境界，
是藝術家們已經取得了成熟的個性藝術後的再追求目標。主要是追求
畫外之畫，是深悟“性理”、明了自我“宇宙”的藝術一體性。即藝術
家在藝術實踐中覺悟本來面目與自然宇宙一體之真源，而成聖者之
境，達到內心世界與大自然的渾然一體性。正如蘇軾所云：“青山原
不動，浮雲任去來。”在中國古典畫論中，大師們一向強調心手兩
忘。南北朝時期王僧虔就指出：“必須使心忘於手，手忘於書，心手
遺情，書筆相忘，是謂求之不得。”蘇子瞻也說：“亡筆而後能書，
其意義是忘筆則不為技藝所役，性靈才能出之自然。”如果手不忘
筆，則筆便難於刻雕。正如《金剛經》所言：“無人相我相”。又曰：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技，則技礙神，以是為道，
則道礙聖，所謂醉達真諦，畫由逸。正是人之意識，於控不住物的狀
況下，不帶平常那種矯飾意為的執著，大自然與人性的真實本來面目
才會相合，經無住的心底通過筆端躍然於紙面。這就把無我境界說得
更透徹了。故名家裏手們都稱道虛“實”才可悟化境。虛實效果是沒
有故雕琢、做筆意的結果。揮毫者應入無為虛實之自然，求達無雕琢
之意趣，首先得外解大自然之真相，內悟自身本性，養靜中之定力。
正如宗白華先生說的：“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的兩元。”
意思是向外發現自然，向內發現自己。這樣，在藝術實踐中，個人塵
世的煩惱，就在自己創造的達觀博大、無我無心的境界中消失，精神
自然得到解脫和昇華。這是理想化了的高度的人格境界。在這樣的藝
術境界裏，就會出現多元化的大自然和人造物，即第二自然的真實性
靈產物。在如此境界中產生的中國畫，方能成為最高的晶瑩的美不勝
收的格高境大的藝術品。
通達無我的藝術境界，道路是坎坷曲折的。因為無我境界的產生

應有實實在在的藝術成就作基礎，這成就並非輕而易舉的事。劉開渠
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藝術成就的道路有意想不到的風浪”。而我
們越過風浪去奪得藝術成就是要具備潛心奮鬥和高尚人格的。成就是
熟─生─熟……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古人說的畫到生時是熟時，實際
上這裏所謂的成熟並未成熟，須放手解心始可堪稱成熟；自然而然放
棄已有成熟之執著，是意非意信手於紙面方為成熟。所謂生，是指用
筆表現穩定物形程式的把握，待高度熟練後，對物形的把握就不再成
為繪畫的過程，這種程式和把握反而成了表現力的束縛。這種束縛使
藝術家困惑並產生極強的沖擊力，就自然突破和超越對物像的原有把

傳 統 ‧ 無 我 ‧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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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而轉入對物形精神情緒的把握，於是第二次生或多次生的現象就會
出現。二次生或多次生的克服，往往會不經意而意趣盎然，作品會化
出純清的童心，產生平中見奇的藝術效果。

空即是色 萬法生情

中國畫有著獨具的空間意識、空間感。空間有整體空間，有為數
眾多的各種形狀的空間所組成的二維空間群。這些空間無有定相，也
並非筆作輪廓的復現，而是由筆作墨像分隔成各種虛實，似有似無的
異狀空白。這些空間的互相呼應，自然表現出只可心會不可言傳的節
奏感、運動感。它們直接導引著人們的情感，產生極強的魅力。因
此，我們要追求無畫處皆成妙趣的效果。要明白“惜墨如金”正是惜
白如金的妙處。空間包括畫面上的構圖、佈局、筆道、呼應，即安排
的空白，行筆的意到筆不到，對比的互相聯繫，以及色彩的照應。古
有云：“空白即畫中之畫。”任何一個畫種也脫離不了空間而獨立，
就是佈滿色彩的部分西畫也主要以色彩的面積與形狀的關係對比造成
“三一律”的透視空間感，這種空間造成了色化為空的藝術。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在中國畫上正是無意識狀態造成的結

果，是高層次的表現藝術，是對筆墨紙及物象的磨練達到爐火純青後
的“無法程度，即無法法亦法”。於法不構於成法，法在隨心所欲的任
何一處的“自然”化境狀態中。所以名家裏手無意寥寥即滿紙氣韻。
如白石老人的《雛雞圖》，畫面下部三隻水墨小雞，餘外無一石一樹一
草一蟲，僅書“白石山翁”四字呼應成趣，使之畫面出現大面積空
間，但給人的感覺是空而不空，表現出的是心曠神怡的自然美，使卷
面的佈局構圖及物體的安排渾然一體，加之老人行筆無我無琢意，其
物象就流盈著自然的真源，因此這樣的空間就包涵著宇宙中的萬象靈
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境界自然出現。再看白石老人的《枯
荷圖》，無論從佈局、構圖，用筆以及墨與色的運用，都大大有別於
《雛雞圖》。此畫滿紙墨 ，畫面從上到下出現的是荷桿、荷葉、蓮
斗、殘花以及斑斑點點的二維空間群。當我們面對大自然中的一片殘
荷時，會發現其三維空間與《枯荷圖》二維空間群是一脈流韻的，不

同的是大自然的空間感要受到各人視角和其它自然環境的影響。《枯荷
圖》雖然滿紙墨 ，而空間卻寥廓。由於空間群的相互韻律感在筆
力、筆道、筆韻等方面造成了一元性的節奏，並與無住物象的真源相
合出自然之氣，故而收到了“色即是空”的藝術效果。平中見奇，大
返童心，正是達到了畫到熟時是生時的無我與空間的境界。
我們再來看看以奇取勝的潘天壽先生的藝術。潘老的國畫處處故

意雕琢做佈局，而造成奇特的構圖，但這同樣是文人畫中一顆閃光的
星星。細心琢磨他的藝術就會發現他在佈局格式等方面是精通的，實
則是有形之中化無意。特別是空間上的對比角度、呼應等方面更為講
究。
如他的《秋雁圖》，看得出是有意把構圖排成方塊圖案線路，其實

裏面佈下了藝術魅力網，即死中藏秀，童心線點，圖上的人字雁行和
題款的方位佈局，以及山石樹木，造成了一種空間呼應對比韻律。其
中四個不同大小的“金石”，從上到下，由小到大，就給畫面分出了三
個空間，於空間中見其焦、墨、樹草與其上方的雁行、題款，形成了
一種互相連貫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韻律節奏感。此圖堪稱藝
術精品無疑。
中國著稱的新都寶光禪院有對聯云：“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

非法法也，”這句話道破了白石老人和潘老先生一代大師的藝術真諦。
魏文帝曹丕說：文章以氣為主。品格的清俗高下，不能以強制的

辦法取得，出神入化的“無我”境界，以及“色、空”的藝術效果，亦
非我們青年畫家一日之功所得。但這是我們藝術實踐的一大課題，每個
藝術家必須走“師古創新”的路子。師古是傳統，創新必須將東西方的
藝術、哲學、美學、文學等熔為一爐，“悟達真源”，把握物形外相及
內在精神，以及表裏虛實之變化，寫出流韻，使其作品行筆奔放，運力
潑辣，線條流走，形體似與不似，工而不匠，放而不野，有個性有魅
力；達到這一步，再依諸學問追悟無我及空色無住的真源。那麼渾厚華
滋，格高境大，氣韻生動的藝術境界就將人導入美的享受；我們的中國
畫藝術就能求得一大飛躍，最終成為世界性的閃光藝術品。

呼行藝道，途何就之，眾歷藝程當悟爾。世法亦方圓之歸，異凹
凸之旁門。弗就根源，握毫揮章者眾，故徒勞膚心，終入盲士者凡，
由取藝不內故。持精微之技，望日越十度寒秋，正謂取法於上乃達中
乎之道耳。故師表之才則瞥高下。擇道之行在於緣起。同君一夜勝讀
十年，亦復如是也。歸則易數，與之定事，大有雅風皆為淵學。學則
眾師，各遵其道，弗以旁聞之舉參疑師論。依師當慎，定師必忠。凡
盲師無才者，狂簡斐然成章，自命不凡，謂人堪高而良奇謗焉。實則
尚無問世篇章，世未允諾，反之則自號為家，此膚識矣，學不可履
耳。良師持德，虛懷若谷，舉世名望始鞭擊器揮，歸叟不倦，終概世
所譽，方堪大家。依上入格，行一道之良教，施之於堅，待薈諸長乃
途程法矣。
為學者先參藝派，識之於格，格高境大，氣韻生動故。中畫者一

樹多枝，諸家皆藏妙趣，法涉多門，格歸四道。《名畫錄》記：“畫
之逸格，最難其侍。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

自然，莫可楷模，出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耳”。又載：“大凡畫
藝，應物像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意立體，妙合化權。非謂
開廚已走，撥壁而飛，故目之曰：神格耳。其三論定，畫之於人，各
有本情。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於解牛，類運斤於斫鼻，自心
付手，曲盡玄微，故目之曰：妙格耳。畫有性周動植，學俟天功。乃
至結岳融川，潛鱗翔羽，形像生動者，故目之曰：能格耳。”四格之
妙各在師法，故爾弗謗偏解。宮室民間各具長焉。唯雕蟲斗方，傳聞
圖解，世人有謂之者，不堪大家之流，亦含乎於入家之道，取精去粕
受學之為。非為巨家之道矣。
入藝之途，當重文書，詩詞歌賦深研益學，久之始悟藝共同源。

故昌碩受藝中晚，一舉大師，垂名芳世，自非才高識妙，焉能談奇理
之哉！輝世精作，怪當今居之世幾可懸堂品論，皆因文才之功故。藝
門建宗之原，獨非藝也，文詩皆藝棟，覽遊皆藝梁，雙基弗築，縱玉
瓦金檐，何決樓閣之成乎，幻談一焉耳。古往今來展觀史論，大師之

藝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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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受世領言辱，事惡身遭，坎坷繁緒，奔涯之途，常狼藉耳！
幸之者微，詢之者經疾。上宮臣，底布衣，為君王者，亦復如是。何以

故？人養世事，事不可不為，為之者利，弗為則身不濟耳，理事於世別
恰人，弗恰人則事何也。人皆世事養，互生故，則從貨利，利者必謀！

是 非 人 論
化解篇

流，無一者弗為德出，弗為文出矣，弗為苦出也。古云：“天將降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藝成之道一復由然，無
旁其之途。成者在身歷耳。人云：滴水入舌味百何窮，拜君可識質
乎？客云：非也，皆耳聞幻觀如是。點滴之因親當受之於意，方出己
有。畫論云：“萬里奇觀，萬卷深閱，行外師奪造化，其德生矣，其
功見矣，其品高矣，其卷秀矣，故終成大器之源耳。”何以故？由親
歷而量人，愛人也德，然由成，經實苦習見聞淵廣，實識之才藝出入
心體，基堪“末那”乃苦習數載之養哉。故優在時夫鵬志之奪。初入
臨瞥而不可盲程，定本而取法於上。
今古多玩童胡嘮，觀高士之妙墨，氣韻生動，華滋入麗，自狂抄

之，持具揮灑，言稱潑伉，良為吾獨也，此舉笑焉，智者弗習。見其
步路者爬行而得，造樓者依基而升，擊技者必先乏其筋骨皮膚之排
術，非以何決武壇高士。正謂《道子》鬥：“華其外而碎其內，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腳故也。”
從藝當深諸學之就。行廣聞亦恐歧誤，取道者層樓步登，基深內

養，始行萬里，感諸境入性，吸萬物靈媚於合筆內情之間，可得藝也。
法家羲之書者堪鵝劍之風，得養鵝與公孫之舞。常鵝群細及，

動、靜、站、臥、行游於晨戌之時，忘食於歸餐之頓。觀公孫舞劍，

變之於速，伉麗於形。張懷瓘說：“羲之精研體勢，無所不工。”鵝
體點橫真鉤具也，鉤而化挑，其頸一曲及生弧意耳。肢粗且力，嘴順
撇，逆視捺之。發步凌空，升之飄逸，降則渾矣，轉遠展羽開合遊龍
之變乎。正謂前人曰：行收筆用運腕之道耳。學觀物法，取之於神，
非為形也，著形且弗鵝書哉。習者不悟多之歧途。元法家趙氏孟頫臨
羲之《蘭亭序》後跋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世人誤
道，得表未裏之故。覽境取之者在神形變藝，萬法如是，表裏虛實才
明亞聖。故感物遊歷，焉可乏之。
萬法終形，歸云師導，依規法矩皆得方圓，弗依師何立大器耳！

造藝之程浪擊橫生，奇單悟異，則中高下，有志者弗從坎坷為難，高山
仰之，景行行止，須然不至，心想往之。故而絕頂之觀，眾山小焉。求
藝者百矣，取之者一難，無志誤道之故也。無雄者數途畏難，而方震
裂，出差鳴呼，行其所錯，乃百年之壽命告窮歸天，而未獻優群生，卒
之眾人也，實附於人兮，為藝者當造就於績，而優者於險遠也。安石
《遊褒禪山記》云：“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
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也，而人之所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
至也。”又云：“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其藝亦
然嵌基之實，壯心雄潑，故中庸者安得提婆之才！”

識 己 立 人
悟見篇

眾或所云，識己者莫過其己，或之言理乃堪誤識，爾當三思。若
識解己，遺世留笑。識己之比量，似天地之塵數不及其一也，開覽六
識之田，頓入三清一悟自審窮根之底，詢君萬事可無反顧否？若云
無，妄言是耳；若云具，何弗以當下明識己鑒，骨與肉不至朽矣之解
乎！若識己則可言其生死病傷之機，由是目及爾，云者勿非弗也。汝
具“宿命”前途之道一一了然，於類之列，量君不可狂言了識之道，
焉能明鑒途程里影！人果無非，乾坤和合，陽堪物質，陰堪精神，終
歸幻化軀體，或脫胎際，短歷中陰，三元附至，隨之萌芽幻境始發，
至分別苦樂受，由思接意，思意想識，悠悠成熟於用之實。爾時識見
與元神然然而別，如蛛絲降地離瓦檐遠之，恒宇宙，溶事物合生成相
參，如道之論，一復三元之氣，形成異單性質輕重比量，自然執著觀
也。由受執著，故為執著所縛，萬法有為，神遷己行，偶有寥寥反行
之舉，弗過事出謀己之利，或為順流求生之計，若思之良久，俄見事
與願違。繁繁不可枚舉，故反復常聞者頗盛。何以雲雨不定，由不識
我故而對事物人情之偏定是也。偏則失主心之骨，有失之舉，焉言識
己之定。弗識己恰為不解於或，不解事物人情之本來，故常己見而為
他理。此屬瞬刻記識或寡薄之見；視為脫胎之諦，此行必就大患，由
或之不解故萬法於興衰成敗而立，人生蜉蝓在世。實乃長夢一趣，道

家之理為一合元神未定，世尊之言，執我而未悟性之本來。吾之所言
為君麗夢，遠離惡趣耳，使三元合聚之時，由生聰明，面我步近而精
氣合神入定識己，識我者為持清淨無為之氣也，其器揮舞，斷我幻
執，斷執已，方可為謀他利而興，時長養之磨練，善果三千使然成
性，自然失我，失我之境地於事物理方無自重之感，其私必微，或吾
之利由然而平。平理矣。外可得人情之愛，內可生我心之樂。愛樂乃
屬一福。於此之道，煩惱惡夢遠離顛倒，元神自收，三清之安，徐徐
蕩魄。由此亦當勤於學識，收益諸長，普施濟或，為人利群，眾或愛
之。人愛者眾多幫也，於事法故順之，於聖道故不亂，弗何恐怖，妙
夢立然，令為君示。爾不惜國，國自遠之，或若逆國，國定誅之；人
弗愛人，或皆反行而畏之，故弗為人所愛。識我離私，方可愛人，解
人，自然有為之法，五行生克制化，陰陽匯融，異端莫測，異相紛
呈，均待或探，由實步踐而解真諦，取益造福，伉麗於或，無時無
量，何具了了。為人者不可不學無術也，然學者不可執我而行道也，
當持三清無為利器，放我斷執，由近自我之識，對普生而道，了一相
應福夢更上層樓，建立失我識我之境，方可深悟無量之境。得之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證得無為般若利器之王，其品進入，爐火純青，境入
聖地，格德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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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恨 和 因
緣起篇

謂愛恨之和合因，始發乾坤會初。今之科學徹見唯物，由出緣
起。道之學說，混沌初開，三元定位，五雷之分，八卦成形，乾坤始
復，陰陽和合，接莊老之道以應始因、始發、年計、音動、數學合
離，由歸萬法陰陽所組是也。其組亦入無常之道，自然宇宙異相互克
和合，生之存之，不了以了之，儒論仁、義、禮、智、信，亦為育法
有情之理，緣出和合因耳。此道頗效，奈基初故，非為除根之器也。
佛家論曰：「三千大千世界，居者有情，生老病死，由執生因，因具
必果，苦空無定。娑婆歷歷眼底，由然其實。諸有四大合故，宇宙人
生和合之因，無量之說，不滅真諦，萬法唯心是也。」今科學之研，
見其原故，亦復如是，俱合之故緣由因生至果。佛論超之莊老，似半
升鐺內烹山川，一粒米中藏世界，焉達一毫端上現寶剎乎？歸而結
之，三教之道，諸有為法者弗出和合之因。世界育受於有無二情，有
情降世附之愛恨而臨，生存之途弗離三業之行。故耳引儒釋道之說以
證其理。吾之淺鑒數題而為引玉，望君鑒教。孺嬰受世，愛恨合如影
隨行，生途之道不別寸履，年久習俗故，二因堅明，談愛之恨之，歸
者和合而無它說。因之出和，和果愛恨。君之愛者一人或物，其所
樂，定之妙哉，首和之下當感麗於伉，如爾恨之，其理之下見不佳
也，佳者、劣者，心因始發於和果，故愛恨由和合故，俱緣起耳。詳
識心因者，於對象之基因和合汝感分別反應也，故必俱對物之觀，方
含和合基因。有者素未面，而一視鍾情，愛心由然生之，反之則有從
未面者，偶瞻即恨，由是點毫之理，可量宇宙萬法如是，故是為具緣
生因，愛恨非無故耳。曰或之論，睹而喜者，乃彼之形語意色短經分
別神識其善惡和因故，故雖從未面之，愛意由然。不樂之氣亦復如
是，亦由對或之三業其不興至所至。對境弗思，平容了了如是，故無
愛恨之和合，因瞻何具之有，愛恨何由而生。上述之道寥寥已表，此
論長居愛恨因由，就物之論，藏身法器，和合因堅，弗以言狀，何以

故？長處之，久惜之，恆愛之，悠悠習慣故耳。由是鑒道，作人者，
於世理事，千記之曰：與彼者，善意之，正見之，自審之。一或竹馬
相愛至君今昔，偶事之偏恨之入骨，爾時君之所感，吾之所對善之百
倍，汝之報者不及其一，其或狠毒是也，負余劣徒耳。若作此觀，君
之誤失，偏見是也。汝當知己知彼，深審六識。一讀沉沙，相照其或
對爾之所需，所求，想行識見聞。君當明了真諦，如或對君具一妙
感，將具一愛之意。若無佳處，余者全意之反，既反之，爾時君之諸
有劣不可言是也，或之所見妙劣弗定諦論，總歸或持反意和因也。故
爾明智先責其己，復斜直圍緣道詢，暗其對觀，解之內質，君定恍
然，多出於誤解，或為寡識之偏，私心源耳。或為己之誤執，歸論之
我見之故，故為人者弗可偶察片斷而為諦定，凡逢世事查己為任，建
此宏基，方能益國益朋，益或於眾也，以此之道百川歸海，積健為
雄，和合緣起愛因汪洋之盈，其德多也。對物愛恨如上述道，正知之
見，弗可忽之，睹物者不大方，不雅緻，而不適故，爾生之覺由然不
喜，故反感之，若以偏見壞立之諦，是為過失，緣何也？自見不良他
識優之者常，爾弗喜物或願居之者繁，故古曰：「百貨重百客」，況人
之六識受境遷然，晝夜「無常」，何來真定之諦也！君若居之恆戀之
宅，其居諸貨動汝心弦，由藏華廳之琴好極而不捨和雅妙音，故愛
之，惜之，由然讚之。設入偶步之傷，下肢血出，痛之難以言狀，呼
曰唯在音擊責句，常讚之功頓然虛否，換罵詞而責琴之不道，於諸法
萬事，大凡如此耳。何以故？由物致反感和因君體傷痛之故。眾或三
思，其琴無情之體，無命之質，何來意識之主，身業何具，怎備行動
之能，實為爾所自傷反責琴之所害。展無情如是，況有情者也，靜參
有情之為，細詢無情和因，故查己方得識彼，於銷私妄，悠悠斷遷，
格品齊超，識入正知，悟和合之因唯緣起也。

其貨可居，居而不得，相謀互鬥，則言刺身擊耳。良友聞誹常解，惡識
領之倍言以謗，相孺俗見，集群撒劣，故事惡必或傷。古云：「君子聖
德容貌而若愚。」其意云何，意愚者，實德也，愚不強利，癡不違理，
持人以幸，則自道也，弗盛德何也。今云“四美”之風，化人以德，實
人道之宗也，故人者行禮倫，則道中而弗歧。近君子以盛德，化私欲步
有學，具知具德人之正者。識可造善，故有學有術，然有理耳。為群展
福，「娑婆」諸君共此，豈不美哉！謗言弗可逝，唯建中道耳。良藥苦
口利於病，刺身非言，作明鏡自面，微觀言行，許有非處，識之疾急良
藥理之。況謠言之說，於行不沾，不堪掛懷耳。古云：「人非聖賢，焉
能無過。」瞻其古道，言多不整，聖者何至不辱。誹譽之議，性出自
然，有為矛盾合故。云面於妙則劣之於背，云其劣則有利耳，故岐黃之
曰：「方劑療疾，亦其附。」又唐太宗問敬宗曰：「朕觀眾臣之中惟卿

最賢，人有言其卿之非者，何也？」敬宗對曰：「春雨如膏，農夫喜其
潤澤，行者惡其泥濘。秋月如鏡，佳人喜其玩賞，盜則惡其光輝。天地
之大人猶憾焉，何況臣乎？臣無美酒肥羊以調眾口，是非且不可聽，聽
之不可說。君聽臣遭誅，父聽子遭戮，夫婦聽之離，朋友聽之別，親戚
聽之疏，鄉鄰聽之絕。人生七尺軀，謹防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
見血。」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當識之。」敬宗之論，其言於性，抗
不可奪，君子者不奪不抗，賞其是非。過劣者，己德照彼，盡忠言以
助。善助弗能化感，上知善德以教。弗可暗道陰論 。聞傷自謠，寬懷
泛舟。似粉本之疾，體而傷對，無道之徒也。觀誹議如幻，實則幻耳，
日長順性「泯然」乃人道之中性也。人養世，夢恍恍乎，麗劣之跡，則
萬古猶存，人之美者，當背其惡，揚其善，利其眾，為群麗色而自幸
也。

社 會 能 力
驕恥篇

夫論狂驕二字必先道其社會之能力。其理廣義，非數文難以解 之，故於此文之論體一技之長或惟藏多技而自擂者，狂稱天下之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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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果 實 相
正諦篇

三千大千，太空儼然，上眺萬物之意感，下攬無量八風之牽然，
由因生果，長展消然之氣，立於無常概之有為，而成幻化恆常異變之
端，微觀此土，五洲四洋情器兩界，何出因果之義，論及因果實相，
則生報應之諦，提及因果報應，多感封建迷信之說，隨立違其科學之
理，此類士乃愚癡徒爾。謂算命看相，陰陽地脈，出神弄鬼諸術，是
為害或之迷信也，而世人多於反之弗悟，迷其弗解事物實相之質，唯
斷觀其表或道聞之言，以充諦矣，故爾迷中取信。喻有陰陽士曰，吾
觀汝命，祖墳安葬妙極，出宏貴之由然，爾子受發於文曲，當應國度
文豪之魁首，是故官躍登峰皇墻矣。為是笑談，諸君思之，若弗將子
孺授於學，而唯傳惡劣粉本，無存文豪之因。一詞不解，為官條件何
備，反之唯破民益。違法而國逮捉犯，故以福禍是乃人為，焉得陰陽

地 命運所主也，命運優劣屬三業種因所應之果，為國利眾益而獻功
者，授之於敬，得之於譽，造之於福，反若從惡而行，遭之於恨，獲
之於罰。高官之位乃文德果制，故耳讀書習慣是為種因，弗履者則字
句不解，德才無備，故官貴無緣。若有算命士曰，爾之手相妙乎於命
運之線，故終生不受牢獄之災，天生吉運，逢凶化祥。此乃違因之
說，若是人行道其搶，或於壞命，公安將依法逮牢，槍子為食，若依
巫言墳山弗出其凶，而錯因則果顯於惡，故何因何果非迷信之說能為
抗拒。若言墳山主命，無葬其祖則命於平。出井之觀，遠及異國，近
瞻西藏，水火天葬是為其道，何以歷歷目中貧富弗一，焉其墳山之分
別也，故人為之道是為科學之觀也，弗就根源而為邪說者，余代之以
愧。眾或之處，恆時皆於因果而存，是故未理而妄評者，乃為錯謬，

吾獨焉所說。具上之行是為小人，故不能也。世界之大異族邦繁，智
愚不一而均各具其能也，凡能者均於多學累感所至。人於世理事之道
睹者，常懷一技或多技者沾沾自喜狂為己首，天下吾魁，似有唯君之
成地球方轉之理，此行劣輩何堪德識能力之哉。論及德識能力，必先
解其社會二字，二字雖簡義理無窮也，為事而單就驕恥而為論之，社
會之合乃為多元化義，其和合之源立有情、無情、器世界、命世界之
諸有會因果發和合是為社會也，故繁義廣者無際，此勿詳敘。今就社
會之用能力而論，亦復如是。能力進入社會之用者，其具生命、人
民、政治、科技、文學、藝術、醫學、工業、農業，歷歷如是耳。其
上科別分具四圍上下，輕重異形毫因，毫因之成，然由若干劣優異狀
微因相和，其微因之和由無明因及塵沙因之緣是也。如此之比聊表社
會之局部而已，個人身懷之長提入能力比數，實堪量宇宙於微塵耳，
大海點水之言何君備之？明其上理，焉得己長之讚也。社會前進發
展，由多元化之推動力之故，鑒於前進發展之基，方具人類之福，其
人道精神如是也。何堪功臣而為具能者，應為人類創功立績之士耳。
故己之懷技，不為人者而益，反居為吾獨尊者，似為恥輩；若有超級
不瞻民利輩，不為人興，而萬有自居者，此號劣徒是也，故身懷所技
當建於德品因地。德品因地乃無私本來之面耳，具得無私之境，是故
虛心由然，方識己之不覺，進解社會多元合故而己之微不足道性。世
有人對社會之萌因初解，而無克己之能，故常天下第一，其類之士實
乃幼稚無知耳。怎鑒世界之大，萬法於中聞所未聞，就爾之所為國度
第一者，不過該行之萌因始初而已。何以故？唯萬法「無常」無止
故。余在為人師中，常歷此情頗盛，就吾之論，亦步愚癡後塵，今思
之愧而無顏。余幼好學，深從儒釋之道及藝術、文學、科研、社會之
哲學，故有微塵小就，國際之中錄佈虛名，由是故而傲心由然，狂詞
叩擊同行者常之，後終落泊，偶於無住之中問得本來，知其大錯，實
是慚而難以言狀。過此往矣，頓悟推進社會之本能，必先認識自我，
去驕效謙，刻苦而進深研之益學，德識並兼方為人者，終歸奮修諸
識，得招群幫，頭角初露。若君詢余，其能對杜會之幾用也，余當應
之，社會宇宙之微塵而已，其用微因是也。我之受譽，唯堪愧者。吾
雖對社會、哲學、文學、藝術、醫學、科研有初基之鑒，奈社會為多

元化故，無數之量也，而余之具者，單一化也，有數之微者，入於無
量之際，微塵何足以道哉！憶往昔歲，深受教益，二十又二之年，曾
建武館於家竹舍，自立師表，授藝桃李，奮導南北二宗，孫岳趙杜，
亦有所解，重研於內家之功。海內名流多者北京、上海、山東，閃擊
高士常邀論藝，對技之中余從未失手，故爾名威一時，態隨入驕，唯
我獨尊之氣躍躍越然。無何之日，偶來一中齡比丘，論道之間，余邀
擊之，比丘不願與吾過手，言詞間輕余未入門梁，吾心怒然，強行對
技，見比丘起掌中路而入，余立腕掛之，兩手相接，頓感全身無力。
比丘笑日，「汝將何以制之？」爾時身不能支，倒地羞慚，時乃得
知，比丘奉吾師之命而為教訓，傳師旨曰， 「汝當知其天外之天，智
外之智，藝外之藝，恆長宇宙，萬有如是。不滅定理，於無我不執之
地，私驕方微，是為人者。點滴之力未入門諦，反建恥劣，彼於社會
何用之有？於人之福焉為有助，爾之所為低劣之舉。」頓時恍然悟
之。余身雖藏畫藝，文學論著，善寫詩填詞，從習醫道，然長處師表
之位，言之好笑也。愧於當身隨物均未所解，何況社會萬有。如余身
粗衣，布技何組，吾對之茫然；若命製之，則拜師學藝，師高於我，
故吾何能。人於日常之用者，其物頗感晝夜相處，而不瞭識其彼內
質，焉能造乎？況離我之物，社會多元化者更聞所未聞耳，故唯我堪
魁者，立入恥格，於社會推動何能之有。吾處畫道之年，目及者方家
狂多，如與畫比論之。一畫之家又算幾何。況非大師乃為普家之技。
畫技故為一技之長，但勿滿之、驕之，狂入自高之。日餐之糧並非我
種，所居房屋並非我造，照明之燈電非我發，國度之安府政保之，育
吾之諸有皆為眾所之慧，因受果發，故爾愛國、愛人，惜之社會是為
具力。能力之具，則生其動，共所奮之，幸福由然。如放私三思，宏
觀宇宙，自具何能之有，吾雖揮毫繪作，而所畫飯鍋炊之即燃。引食
之用，其鑄於鐵，紙墨焉能代之。若以畫屋之比，如實於社會之量，
畫比之屋百之不及其一也。房屋不可不居，書畫而可不掛，故爾畫技
之長何足驕哉！若成品藝相居，施繪技於民，助之於國，便能動力於
社會，為己者盡能之力也。若君為藝而藝，唯懷絕堪魁，自謂不凡，
請君三思。於多元社會分作幾何？自知不明，驕恥徒也。社會能力何
具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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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犯所知障故。所知障者，即前因鑒識固而不變，由是之理是為築
壁，新優之諦無從于入，凡與舊識所違，均不就根，突詞斷之旁門一
論，故耳弗立定諦。世識無窮。故人萬分未及其一，若有天才過目弗
忘者，壽高一百，降地誦而不遺一日一書，其速超凡，百年之計，三
萬六千日耳，故收書識三萬六千本也，況乎此荒謬之機，無或具之，
「娑婆」存書遠超其數，以鑒者而為真理，從未睹立之邪說，其理可成
乎？認舊知而為理，睹新見乃為邪，是為所知障犯。恆持所知障，必
當渡愚癡，故爾談之弗上聰明，更況智慧乎，言之難入耳，文學水平
膚，實相本如是，無從妙花筆。為不誤諸君之時，為文將以最簡喻而
為寥述，顧此失彼，遺漏頗繁，還望諸君鑒諒。因果實相，乃因果報
應之唯物所現也，四宇遍及六大，互為緣起緣生，廣佈宇宙萬物，為
實相之科學名詞而弗可分，因乃果顯之基，首因起意。設余當充其
饑，首於意指其行，而為造飯，隨之行實洗鍋盛水，生火，淘米系列
而認為之，米經空時之渡而熟，方入碗受用。其飯一頓歷者無數因果
之顯，意之製飲，必先入廚，起步則為意所先示，此為因起，足前離
坐乃果顯，又足動為因起，觸地出聲是果顯，為耳所聞則為受果是
也。就此行程亦生因果無量之變，況乎入廚之途，意識異換，直至取
柴生火起心動念，實非千萬文字而為論之。故作無量之數慨之以喻，
若無意念之因，則無飲食之舉，更況享餐之果也，以廣論者，飲食是
因，受食為果，故耳具因則果，因種果顯果是為報應。報於因後，下
因必果，其果之顯則為報也，應者乃實相受用之顯，如意之餐食，而
方造飯於行。其行方生飯熟報息，報息隨之生餐，而受用則為應也，
應者應其果耳，故因果報應是為聯意定諦，乃唯物必然實相也，因果
無錯謬，似如水火分，熱果乃火結，玩冰零下涼，故無入火體之寒
流，凍冰沾似沸水之理也，瓜豆之因由然是耳，意初之因種西瓜以
品，故受意而動身業，手隨持器開土，依律入種，而後施之肥水，借
得外因日晝光照，諸因助緣數月花放結果，悠悠成熟而方受用，故報
應之。設初下南瓜之因，則報南瓜之果，授東西北瓜亦復如是也，同

瓜異種然耳，況非瓜乎，於下種至瓜熟之期，其經因果異相變報，無
時無刻皆含無量之意。故因果實相，即客觀存在是也，指鐵之弗類以
擊其鐘，音響異之剛柔而殊之遠近，果顯之別乃由種因之異也，何因
何果科學之應，墨書者其果出黑，赤跡者紅色而報。欲先享其盼果，
必首種因初定，有或言：初豔作紙乃視宣，時經久日而顯舊，又云：
時色初用即為黃，頃時目及綠中調，然何耳？由中助緣生因耳，初宣
之色，乃時空風化微塵之侵，色故失宣。黃頃變綠由化學之術相克或
之氧化光感所致也，由是一屬助緣之因所結之果，若色經年餘，亦弗
無常，正謂因果之不立也，故無常亦由意識所動三業而生，何故無常
之變？其因必果是也。初種之色，歷經中參因變，而成新因和合，和
合必果，故而方堪合理之因果報應，由是實相弗滅定諦。世間萬法
（一切）吾與爾等，「情器」諸有，皆與因果報應和合成立，如有士者
願為企業家之主，而結企業主之果者，首必開發成果立行築廠，遇時
緣奮取於中志堅弗退，諸因和合順理，果必得之企業家也。若基作寫
詩填詞之為，因熟之果必為詩人爾，詩因異之廠果，正謂因果不謬定
理也。有或云：「辦廠亦弗為企業家之果也，而為廠因渡入人犯之
道？」為是當知，廠之所辦，則異好壞，中參和因變莫能窮，故異因
之投而折正者常瞻，辦廠之際而違因果之律，故得之者亦違因果律實
相果也，如國之所定是廠應交立稅，而是廠法人妄動私鑒，強意盜
稅，更有甚者以假充真，為酒精之代良酒似矣，是廠必當違法，故爾
國將繩之以律而為法制，由是建廠不為業主反為人犯是也，故有基因
之種是為辦廠，所行之業逆廠而行，行中異變參因違法，由是順因顯
果報應，正謂科學之道也。故非唯心迷信之觀耳，善惡之報，瓜豆之
得正如是也，識知因果規律而弗錯謬，故當不錯，順緣善因，不失為
民為國善因之佈，人之生者必於共體而成，故當為群而福則己在其
中，人者不可作算命、看相、陰陽、地脈、鬼神等之說而為科學，當
以因果實相，報應受用而鑒其諦，為文就吾之實鑒因果而題綱性淺
說，不堪聖道相題，為君鑒教。

貳 拾 心 別
識己篇

世事源匯社會之用乃弗滅定義也，此義之出，由多元異因造業諸象
而至，屬或類三業之所為也。存在之因決定其意識，由意識之靜息陳現
於無明，由無明而出幻化返走於兩單，一曰「無住」，二曰「現象」。再
回光於存在之現象，故爾意識之決定現象似為幻象，如是輪理變異，終
歸造業之源是為執我。於世之道必當理事，識心之別或之必為耳。此文
就二十心理之用者力，為世人於社會通用而為提綱性之淺談也。二十心
者即愛心、慎心、信心、恆心、虛心、誡心、耐心、專心、寬心、妒
心、灰心、躁心、假心、歹心、私心、幻心、怒心、狂心、毒心，公心
是也。所提諸心各具之別，施其異力也。故面諸心理，為或者當識之而
選施。愛心乃欲因之基也，欲取成事，必首於愛，由初之因積可巨果，
微火之點擴至於炊，故偉跡之業起於愛因。具愛之欲方可生信，由信
實，得其法度，制方歸元。慎心即小意而弗盲目行舉也，慎境非量之微
焉。慎在對情實之測而為從之，其慎步穩，行之者順，由是弗易錯傷、
錯為，故之處事於利。具信心之慎奪績而穩也，信正乃進取所得之基

因。諸世法成，始愛起信，無信弗具進取之志也，由是何成之有。恆乃
進之持久意耳，恆在持固弗退，鐵龍之穿萬里雲山，出暗入明，志在路
或之持恆所致也，具之恆心可種成就之因，故史成由恆憶果之說。虛心
具蔽私入德之果，虛態之舉是為語意二業起動之行，感己弗覺而求教益
之意，此行為人所教而助焉，故得善識，具虛之求得益充缺耳。誠心乃
具實之義，誠可感或於信助也，凡事之就首因起誠，於誠因地必果，或
視之誠造詞讚之，施行助之，廣為揚之其美也。耐心乃柔持念意，遇難
弗轉，持願望取，面坎坷而弗急，由是與或之處不易詞鬥，應物之用弗
易於壞，應事業之為故易於成，於情弗惱故之無言苦也。專心乃意集而
一分之義也，有情之念如珠接串，晝夜恆年而弗息之，物之所別由念執
分，對之弗散則為其專也。寬心乃廣量之意，寬而微掛，惡夢微乎，怖
畏遠之，寬盈樂盛，故於病苦頗淡，壽益是為寬心之用也。妒心起私欲
之根，由妒之則思傷或，傷之不得自還於惱，惱苦痛悲，德識無宅，由
是之心無受或尊，悠悠神體皆虛，妒落無知之輩也。灰心具退餒弗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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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敗陣之折蹄馬也，自弗以奔勝之，返之難脫其難，灰心所向取之
不得也，事業之敵乃信願之堅，握之則業成學就．失則伴灰而友，百無
一能，故求進者視灰心而為敵。躁心為壞事之本，躁則忙難而理失也。
情世或器世諸理立之恰妙，順道而通，過急為逆行，法度則亂。躁心難
發於智，失智必違理，故躁之因地而為亂也。假心乃缺德之源，具之假
者易行於騙，於虛、於畏、於失、於自誤也。告之東山數敵侵，主陳割
殺傷友魂，傳假情至害，自亦傷之。假心造詞被人識，待出真機眾亦
疑，言製茗藝堪綠首，一經水沸展黃湯，受假而不為助銷，綠王雖出，
由疑之故失其購主耳，羊至鳴狼兮，歸或瞻失信，復次無人助，狼至必
享其汝焉，由是之道假心傷己。歹心乃自劣源之暗刃也，是為私欲之
行，由自利而弗滿願，或妒、或狠、或敵之，由深其化劣所致也，具歹
者必於謀，傷於彼而返自傷，歹心之動於國、於家、於或、於己之百害
而無一利也，故終違法而招治之。私心為擋福之壁壘，私養或於無誠、
無寬、失友、失親，愚惡無智而無德，終歸失福自惱。私心出利為己，
眾觀遠之，故失友、失親、無寬心境而自惱苦之。私行之動根生無知，
由是入愚，私欲不得，惡行隨生至無所得，失眾之幫也，獨木難材而失
福，內瞻心境由私生執故唯吾是理也。滴水之浪呼大海波，碧璃之見認
作獨翠，為是著而弗放，保守站道真知何途，福兮無門耳。幻心乃空想
無實之定理也，幻為假象無常之友，幻站心所之故而弗入正知、正見、
正事、正行、正語世事諸業。凡空意者，終無所獲，水中泡視而如珠，

握而不得，湖中月見其形，探而無影，夢居樓臺，醒臥茅宅，何曾官貴
之有。無常只度彈指間，幻心站諸正行，故失機、失時、失業，無才，
無智而終。怒心乃失智難於理道之本，怒而不平，騙亂，害亂，辱恥所
引而生我執，怒而傷身，消神，怒之失理則違事，故失智也，由是而於
或傷情，於物亂形，於法亂格，於事業者多於敗局而終也。狂心乃驕橫
極勝之現，具狂自傲謂無敵，無它所能，為吾獨尊也，對或處情，面其
技能學識包余足下小焉而為概之，為是之心眾或視其惡疾，故無情於助
反招遠擊也。毒心根出性源之罪，毒於無智無德，毒無良心故之壞，於
人接物沾之者傷，聞之亦咒，故或視其惡必將遠之，聽而群起哄之，諸
法事緣而弗近之，毒心生行害或壞物，終報於國法之制。公心乃諸心之
正義，公在於平，吾與爾平之，自與他亦利於平，立眾益而弗慮己者是
為超或之公，立利於等者是平公，具公則遠私，由然而近於識德，是故
大公而微余，既公者何益於我也？微為己者得於生，成之技能學識具，
具之方可業 圓，無具微我，體弗成，三業消然何來意，公私鑒行亦化
空。二十心別，其力異具。君自量之，若成大器熟而讀之，慎而用之，
今文所談之心力乃世事之用，弗作深解妙述也 。若解識、智、定、慧、
無常、無住、心別、心變、轉識而所生之無量異心，入之微觀宇宙今所
述者億萬之不及其一也。寥寥膚識以表俗意，君子之擇自明其心，從良
而至於幸，隨劣而亡於難，送於悲。業之所向乃或之自為，故爾禍福之
果得意識之因，由因起果返本於業也。

增述先生問曰：「余之遠祖莊周是非之道沾之瑕否？求君明鑒開
示不甚欣然之至也！」余愧然答曰：「莊周之道是入其大，焉得數語
可解？是非之諦亦非謬文之述。」今詢聖道哲人莊子之是非等同，無
長無短，無大無小，對立所成，故無所辯之理，而為概談，是道源
是。莊子勝名，千古垂今，品堪入聖，理道超凡，為智士五體之伏，
幾多高人之道無堪論比，故世或多認其至上諦論，而為獨尊，此為歧
觀，偏好是也。莊公哲理立世奇峰，弗可謗之。乃可正之，此首定
論，吾多敬焉。怎奈世法無常，變異莫測，聖鑒之道，公由執理，但
弗立無上諦定。余文一然，狼藉滿紙，為滄海之點潤，何堪定諦。今
就莊道之精華《齊物論》是非點滴之理而為略簡敘之。莊周之觀是非
齊物，勿與辯論，無具成全虧損之爭，論入長短已入長短，實無長
短，又謂是非不清。宇宙誕生，前者虛無。泰山出齊而大，比之宇宙
則微。殤子死於襁褓命短，比之細菌則長；彭祖齡高八百，對之日月
壽夭。諸理之存，比較而立，形雖弗一，理由共成，故萬物與我同等
一體，如是則無是非長短也。一視是非齊觀長短，是為定義，理道精
微無堪否論。是非齊物，以勝義道，實則如是。就古代智士云其宇宙
誕生之前一語，則具是非可爭，爭而無定，永恒如是。由立題誕生，
則成錯定之義，試問誕生之前是何立體於先？誕生之後今立何處？起
眼一觀，宇宙在目，實為實相，眾或皆見，無理可否。宇宙俱之邊
否？答之有邊。邊外何體？云：「虛無。」若言邊處虛無，虛無之處
又俱何體，最後何體之處又俱何體，如此推理，終無數計，故無量無
邊而為概之，是為真諦。由是立之誕生是為偏歧，具之誕生，則屬有

為之邊體。從大道而言，無有成全虧損；由世相而論，實俱成全虧
損。故當立題定論，昭文先生，五弦妙音，成全樂曲，虧損樂音。樂
師昭文琴藝，無人師曠杖技，智士惠施辯才，乃堪三絕，三士由然逞
能揚己，恃才傲物，正之業友，搏向聽眾，衷證他偽，終弗為或而解
之，其業無成。莊子立鑒，達觀智士，不正他偽，弗更他識，以無為
而正其他偽，是為其諦，余之達觀別有淺鑒，無為正偽是立勝義，於
人生世事之實，則自其偽。若實教偽，則得無偽。何以故也？無為正
偽者乃慮己之行，顧全一時之安，不瞻生益之舉，教偽者時遇或謗，
而方便善巧多附良益於人，群皆如是。沖遍法喜，偽則化德，反之恃
才傲物，為吾獨尊，衷正他偽，焉得弗入是非之偽也。又論齊國泰山
之大比宇宙之微，殤子，細菌，彭祖，日月之壽夭，無比則不立其
理，萬物情器，形異理成，諸相同體，吾一由然，故無非可爭也。莊
公之鑒，無為大論，實則俱道，但非為實道於行之舉，因地轉果之鑒
也。況人生處世現實所至，必養其生，必接其物，心對其或，故是非
長短，善意可行，乃至正之。若於空寂諸理弗沾，豈不糧泥相混，被
作服用。毒液而為甘露，任其聰愚之混亂，幼稚之發展，強橫之慘
奪，豈不泛世於大難之哉！法庭之立，由判分別，律師之才乃為是非
之正也，立世之途不可泛耳，其莊理之道，當解內含，弗可離相因地
而生。是非長短，斷我而施，是為勝義。為眾福益而入非者，是為世
相轉因入勝之諦，故事理相合，起建實基，則非是是非弗非之長短
也。

正 　 偏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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